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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初醒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

一
晨雾还没散尽。汉丰湖的水

面泛着青光，不是鲜亮的、跃动的
光，而是一层含混的、忧郁的青，
像冬天临走时落下的最后一块
影子。雾是薄的，一层一层叠在
水面上，近处能看见水纹，远处就
只剩一片茫茫，分不清哪里是水，
哪里是天。沿滨湖步道走，脚下
的草地松软，踩下去能听见水渗
出来的声响，不是“嗤”的一声，而是
一种闷在土里的、几乎听不见的动
静，像大地在咂摸什么滋味，又像刚醒
的人，还舍不得睁眼。草叶上挂着露珠，
一颗一颗的，亮晶晶的，有的已经聚成一大
滴，挂在叶尖上，颤颤巍巍的，风一过就落
下来，砸在鞋面上，凉凉的，渗进布纹里。

湖岸的垂柳蒙着一层鹅黄的烟。走近
了看，其实什么也没有，枝条光秃秃的，那
种黄只是从树皮里透出来的一股气色，像
人脸上没褪尽的睡意。有的枝条已经软
了，不像冬天那样硬邦邦地戳着，而是微微
地垂下来，带一点弯，风过时便懒洋洋地
晃。细枝垂到水面上，尖端刚触着水，风一
过就划一下，水纹便一圈一圈荡开去，先是
一个小圆，然后慢慢放大，推到远处，碰着
岸边的石阶，又荡回来，和后面的纹路搅在
一起，碎成一片细细的、亮亮的波纹。有几
枝红梅开在岸边，疏疏落落的。花不多，三
朵五朵的，挤在一个枝上，有的已经全开
了，花瓣薄薄的，透光，边缘微微卷着，像浸
过水的皮纸；有的还是花骨朵，红得发紫，
紧紧地攥着，像小孩攥紧的拳头。落在水
里的花瓣打着旋儿，慢悠悠地转，和天上的
云搅在一处。分不清是花开在水里，还是
云开在枝头。水是静的，花也是静的，只有
那些花瓣在水面上轻轻地、轻轻地转着，转
了半晌，才挪动一点点地方。

水响了一声。几只小野鸭从芦苇丛里
钻出来，贴着水面飞，脚爪点出一长串涟
漪。它们飞得不远，从这片蒲草到那片蒲
草，扑棱棱的，翅膀扇得急，却不快，像是刚

学会飞的孩子，又像只
是 活 动 活 动 筋

骨，并不真要飞到哪里去。有一只落在水
面上，一个猛子扎下去，半天不见上来，水
面上只留下一圈慢慢扩大的涟漪。过了好
一会儿，它在老远的地方冒出头来，抖抖翅
膀上的水，左右看看，又扎下去了。白鹭立
在浅滩上，单腿，缩着脖子，一动不动。它
们的羽毛是纯白的，在青灰的水面上格外
显眼，像谁随手撒的一把纸钱，又像还没化
尽的残雪。偶尔有一只动一动翅膀，翅膀
张开时很大，扇两下，又慢慢合上，缩回脖
子，继续站着。远处有钓鱼的人，披着厚衣
服，坐在小凳上，像几块长在岸边的石头。
走近一个，看他的鱼竿，竹制的，很旧了，手
把处磨得油亮亮的。浮漂是用鹅毛杆做
的，细细的几粒，在水面上轻轻点着，总不
见下沉。他在身旁放了一个小桶，桶里没
有水，也没有鱼，空空荡荡的，桶底还干
着。问他，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
有点浑浊，眼角堆着皱纹，又转回去，盯着
水面，半晌才说：“鱼也还在梦里头。”说完，
动也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他也跟
着鱼，一起沉到那个梦里去了。

鱼也还在梦里。

二
太阳还没出来，湖面是青灰色的，光线

暗暗的，从云层后面透下来，软软的，落在
水面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这片湖不是
天生的。江水从东边远处涌来，淹了老城，
淹了石阶、巷口、院落，淹了门楣上过年贴
的红纸，然后在这四面环山的地方停下来，
成了一面镜子似的水面。那些被淹的东
西，如今在十几米深的水下。那些石阶，一
级一级通向水边的石阶，巷口，窄窄的，只
能容两个人并肩走过的巷口，还有那些天
井里种着石榴树的院落，都还在那里，安安
静静地待着，只是没有了人声，没有了鸡鸣
狗吠，只有水声轻轻的、缓缓的，一遍一遍

地洗着那些残垣断壁。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水下的那些东西水下的那些东西，，它们知它们知

道吗道吗？？新的水草会在它们身边摇摆新的水草会在它们身边摇摆，，绿的绿的，，
嫩得透明嫩得透明，，一丛一一丛一丛地长起来，从瓦片的缝
隙里钻出来，从门槛的裂缝里探出头来。
鱼会从它们中间穿过，一群一群的，小小
的，银亮亮的，尾巴一摆一摆的，有时停在
水中，一动不动，只胸鳍轻轻地扇着，像悬
在半空里。阳光照下来，透过十几米深的
水，已经变成了暗绿色的光，斑斑驳驳地落
在那些瓦片上、门槛上、磨盘上，一晃一晃
的，像谁在水底打着手电筒。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脚下的湖岸有
些不真实。我站着的这块草地，十几米下
面，会不会就是谁家从前的堂屋？我不由
得退后两步，像是怕踩疼了什么。再抬头
看湖面，那层青灰色好像更深了，沉沉的，
像一声没叹出来的气。

而水面上，梅花开了，柳芽黄了，白鹭
飞起来了。小孩在跑，在叫，在追一只蝴
蝶。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闭着眼睛，嘴
角带着笑。一切都是活的，动的，热闹的。

水下的春天，也许比水上的更安静。

三
太阳从文峰塔那边探出头来。先是一

点红，在塔尖旁边，然后慢慢变大，变成一个
半圆，一个整圆，红彤彤的，不刺眼，像一块
烧红的铁，又像一个刚煮熟的蛋黄。光线从
塔的这边照过来，把塔的影子拉得老长，一
直伸到湖心，黑黑的一条，像一道石桥。就
是这道光，湖面一下子亮了，像水底忽然亮
起一盏灯。雾气开始退，从湖心往岸边，一
缕一缕的，先是很浓，白花花的，像棉絮，然
后慢慢变薄，变成纱，变成烟，最后钻进柳
林，钻进芦苇，不见了。水色由青灰变成淡
金，又变成透明的碧色，能看见水下尺把深
的地方，有水草，有石头，有小小的鱼在游。
光线继续往下探，暗绿色的，往深处去，往十
几米的地方去，那些瓦片、门槛、磨盘，这时
候是不是也被照亮了一下？红梅的影子在
阳光里格外分明，一朵一朵的，湿漉漉地红
着，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胭脂。花瓣上的露

珠被阳光照着，亮晶晶的，像嵌着一粒一
粒的碎钻。

有画舫从廊桥那边开过来，不紧不慢。
船身吃水深，划开水面时声音沉沉的，不脆，
像绸布撕开的声音。船里有人在掌舵，看不
清人，只看得见舵柄微微地转。船上有人吹
笛子，曲子断断续续的，是本地老调《船工号
子》的几句，飘在湖面上，沾了水汽，沉沉的，
不像在空中飘，倒像在水里游。笛声惊起浅
滩上的白鹭，七八只排成一字，向湖心岛屿
飞去。翅膀在晨光里一闪一灭，像谁在打信
号。它们飞得很低，翅膀几乎贴着水面，偶
尔有一只用脚爪点一下水，溅起一朵小小的
水花，亮亮的，一闪就碎了。

太阳越升越高了。光线从斜的变成直
的，从软的变成硬的，从红的变成白的。湖
边的人多起来，有跑步的，有打拳的，有推
着婴儿车的。那几个钓鱼的人还坐在那
里，一动不动，像从一开始就坐在那里。

四
往回走，走了几步，回头。湖面亮得晃眼，

一片一片的金光，碎碎的，密密的，像谁在水面
上撒了一把金箔。湖岸上，有人在放风筝，线
很长，风筝很小，在蓝天里几乎看不见。放
风筝的是个老人，仰着头，一手扯着线，一手
放着线，慢慢地往后退，脸上笑眯眯的。

我站在岸边，看着那片碎金似的光。
水面下的春天，应该比水面上的更慢一些
吧。那些沉在水底的瓦片和门槛，它们要
等的不是阳光，阳光照不到那么深。它们
要等的，是春天渗进土里的水汽，是水草根
须的轻轻缠绕。也许再过些日子，淤泥里
的桃核会裂开一条缝，伸出一丁点白的
芽。那是从前谁家院子里的桃树结的果
子，谁家的小孩吃完扔在墙角的。

想到这里，湖面的金光忽然晃了一下，
像有什么东西从水底翻了个身。也许只是
一尾鱼，也许不是。

重庆南山黄葛古道，有一块无字碑颇
为引人注目。

无字碑在古道中段，俗称“假马路”的那
一段石梯的右侧，是古人在峭岩上所凿。石
壁四周雕有朵朵祥云，如意雕花镶边，因石
壁上面没有一个字，俗称“无字碑”。

古碑左侧，雕有一尊石鼓大象。石象
刻得栩栩如生，蹄踏石鼓，耳大眼圆，举目
远眺。右侧雕有一尊石鼓貔貅，貔貅雕得
活龙活现，脚跨石鼓，肚大头圆，威风凛
凛。两尊造型雕刻工艺精湛，颇具匠心。
只是经几百年风雨冲刷，石头风化严重。

笔者早年家居长江南岸黄桷垭，那个
年代交通基本靠脚力，在城里读书的我经
常往来于黄葛古道（原称老君坡），每次均
能看见“假马路”下方石梯右侧有不少刻字
的摩崖碑文，这块无字的古碑格外引人注
目。先父是镇上中学教授文史的先生，对
这片土地的历史比较熟悉。我曾问过先父
无字碑的情况，他说，只知道这碑是明末清
初时期打造，具体来历不清楚。

岁月不拘，时节如流。经整修后的黄葛
古道，如今早已成了一条旅游打卡热门线路，
有关部门在“无字碑”侧竖了一块说明牌：“无
字碑”幅宽二点二米，高三点五米，加上两侧
的石像和貔貅造像，幅宽四点二米……

黄葛古道历史，在盛世修志的热潮中，
也逐步得以厘清。相传明末战乱，民生凋

敝，黄葛古道所在之老君山上方的老君洞
道观，曾被焚毁，复修后亦是苦日子难捱。
南明兵部尚书、抗清名将张京，率部驻扎在
黄桷垭的十余载期间，鼓励百姓大力发展
生产，搞活商贸流通，整修道路，百姓祥和，
道观安宁。老君洞道观的道士们，为表达
对张京的感谢，决定为其树碑立传，鉴于当
时天下还不太平，故打造“无字碑”，暗暗为
其歌功颂德。“无字碑”的如意框边、大象和
貔貅，按古时的寓意，简而言之，即吉祥如
意、驱灾辟邪、镇宅保平安等。

笔者的岳父母家曾在原黄桷垭正街的
“张京营寨”地块。黄桷垭正街变身为黄桷
垭老街，“张京营寨”重新问世后，喜爱文史
的笔者对张京曾做过系统的了解——

张京（1580~1659 年），字肖极（亦作肖
吉），湖北汉阳县丰乐里人。他当童生时，
就慨然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1618
年张京乡试中举后，历任陕西三原教谕、固
原知州、延安同知等职。后经洪承畴推荐，
任洮岷兵备副使，戍守西北边境，以谋略与
治军能力强闻名。1644年，北京、南京相
继失陷后，张京率部入川，协调夔州、巫山
诸抗清武装收复重庆，击溃张献忠余部。
先由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令张京担任四川巡

抚，后由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加封其为兵部
尚书、赐“西天砥柱”御匾，总督四川军务，

“收余众、规全蜀”。1646年重庆再次陷落
后，张京退守长江南岸黄桷垭一带，依托南
山一带山高林密的地形修筑营寨，坚持抗
清十余年，直至1658年兵败被俘。吴三桂
以高官厚禄诱降，张京严词拒绝，狱中作
《绝命诗》，后被杀害，享年80岁。

张京率部驻扎在南岸黄桷垭一带时，
实行耕战结合的方针，成为当时川东抗清
的中坚力量。他以黄桷垭为核心，修建了
集居住、观察、防御于一体的营寨工事，与
周边诸营连成一体，形成易守难攻的山地
防御体系，多次击退前来围剿的清军。

在此期间，张京协调王光兴、郝永忠、
谭氏兄弟等“十三家兵”，注意召集
流散士兵，使兵势逐渐强盛起
来。在管辖区域内，采取
措施严禁扰民，让老百
姓安居乐业。组织士
兵耕种闲置田地，
补充保障军队粮
饷，被赞“撑住西
川半壁天”。

从1652年起，

洪承畴、李国英先后派人招降张京，甚至采用
扣押其子的办法威逼就范，张京均严词拒绝。

顺治十五年（1658 年），张京率十二万
大军围攻重庆，因谭氏兄弟内讧降清，在敌
内外夹击下兵败，部下溃散，他拒绝突围，
坦言“余年八十，殉国已晚，能不改衣冠见
先帝地下，于愿足矣”，次日被俘。

张京坚守长江南岸十余年，以耕战保
民、以忠节殉国，成为巴渝抗清史中极具风
骨的人物，其事迹与营寨遗址、无字碑，留
存于黄桷垭老街和黄葛古道，成为纪念忠
烈的地标。黄桷垭至南山的主干道，因张
京在此兴文抗清、休养生息，明朝遗民将这
条主干道命名为崇文路，以纪念其忠义与
教化之功，现仍用其名。

古道无字碑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赵式

汉丰湖


